
第一章 王妃不一樣 

濃濃的湯藥味瀰漫在院子裡，日復一日，又苦又澀的味兒讓經過的婆子都忍不住

皺一下眉頭，看了眼東院，然後搖了搖頭，這是凶多吉少了啊。 

這樣的澀味在院子裡飄了足足三個月。 

六月的天多日無雨，連微風都帶著暑氣，炎熱的天混雜著苦得像汁一樣的藥味，

幾乎要把整個正院的天空都點燃了。 

藥爐燒坍了好幾個，好不容易大夫點頭換了藥，苦澀難忍的藥換了個味兒，只不

過，那還是湯藥。 

小半個月後。 

天剛濛濛亮，西邊和南邊的院子熱鬧了起來，蘊月光連眉頭都沒有皺一下，只是

翻了個身。 

這賃住的富豪鄉紳宅子什麼都好，就是院子小，後院連在一塊，雖然分了主次，

可動靜大一點，東院這邊想不要聽都不行。 

琉璃從榻上起身，披著中衣問道：「西院動靜大也就算了，南院那個跟人家湊什

麼熱鬧？王妃要不要起來送送爺？」 

等了大半天蘊月光也沒回話，琉璃欲言又止，可她知道自己不該在王妃傷口上撒

鹽，便又和衣躺了回去。 

被稱為王妃的女子兩眼呆滯的看著頭頂雙色帳子上翩翩起舞的鶴鳥，她原是一本

書，她叫「虞夏書」，嗯，沒聽過？這不怪你，因為這是從上古時期流傳下來的

書籍，說好聽叫奇書，既是奇書，就是沒多少人能看得懂的書本。 

就跟千里馬一樣，沒有伯樂，一樣得拉磨載貨，當一隻粗笨的馬。 

不是她倚老賣老，說她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她半點不臉紅，這待在世間的時間

長了，能不曉事嗎？ 

她從來都只能在皇家藏書閣和那些典籍、檔案、珍祕為伍，只是身為藏書，說穿

了就是在金匱石室書架上哪邊涼快哪邊待著，冷門得很，比雞肋還不如。 

可日子漸深，她慢慢有了靈識，交了不少朋友、姊妹淘，譬如貔貅、譬如饕餮。 

然而藏書閣外的江山幾番更迭，龍椅也不知換了多少人坐，某日突然來了一群人

把她打包裝箱，這是……要換個地方蹲了？ 

她和一堆價值連城的文物又坐火車又搭船的，搖晃得她身子都要散架了才到目的

地，最後被歸類放進一個叫「博物館」的地方，一百年輪不到一次出來露臉。 

這不比以前還要憋屈？莫非她天生是活該蒙塵的命？ 

反正也無所謂，她的靈智越發成熟，自由自在的，想去哪就去哪，那博物館就等

於是她睡覺歇息的地方罷了。 

然而在某天，她一覺醒來，發現身邊的夥伴居然都不見了，這才知道在她睡得糊

裡糊塗的時候天象異變，九星連珠，強大的磁場令館裡頭成了精的、有了靈識，

甚至剛覺醒的物件都逃光了，而她穿越到和丈夫一起就藩，後背挨了一刀子的三

王妃身上。 

只能說人倒楣，喝涼水也塞牙縫，她什麼不好穿，穿成了有夫之婦，後院甚至還



有其他女人，這以後的日子要怎麼過啊？ 

琉璃聽到蘊月光嘆氣，鼻子一酸，眼淚忍了忍，又開口道：「王妃死裡逃生是喜

事，您還年輕，等養好了身子，攏住了爺，將來再生一個世子也不是難事。」 

蘊月光乾脆坐起來，琉璃趕緊過來幫她披上一件外衣。 

話說得沒錯，這幾天她躺在床上，像是看電影般在腦海中把原主的一生看了個遍，

十三歲被賜婚，十五歲完婚，丈夫比她大了六歲，和她這個正妻一同進府的是上

了玉牒的側妃，還有個屋裡人抬成的妾室，這個側妃後來甚至比原主早一步替王

爺誕下子嗣。 

原主出身書香世家，從小的家教就是三從四德、以丈夫為天、孝敬長輩、教育幼

小，換言之就叫妳往東不能往西，妳要違逆了，就給妳扣個不守婦德的大帽子。 

成親那天，給了她體面的王爺在他們的新房待了上半夜，下半夜去了側妃那裡，

那時候她才知曉這位側妃趙蘭芝與王爺曾是青梅竹馬，據說趙蘭芝很有紅袖添香

的本錢，琴棋書畫詩花茶沒有不精通的，而這側妃之位也是他去皇帝陛下那裡求

來的。 

形勢比人強，第二天，她咬牙喝了姍姍來遲的趙蘭芝敬的茶，認下了丈夫除了她

這個嫡妻外，還有兩個備胎的事實。 

原主一進門便咬牙管著偌大皇子府裡的吃喝拉撒，外頭請客、送禮、人情往來等

等，更不會因為她年紀小就停下。 

她這樣謹小慎微，日子卻算不上舒坦，空掛著大老婆的名稱，可丈夫一個月難得

進她的院子幾回。 

奴才慣會看人下菜碟，沒了王爺的寵愛，她就算擺出髮妻的身分又怎樣？連表面

工夫也敷衍得很，幸好原主身邊還有兩個從娘家帶出來的大丫頭極力斡旋周全，

日子才過了下來。 

原本沒有寵愛，至少還懷了個孩子，這讓她對生命又重新燃起希望，誰知千防萬

防，一個滑跤就把孩子滑沒了。 

滑了胎，小產了，又病又氣又恨自己沒用，原主心底憂鬱糾結，有苦沒有地方訴，

偏偏丈夫年紀到了，除了皇太子之外的皇子都必須去自己的封地就藩居住。 

掛著丈夫名分的傢伙忙著就藩，向兄弟們辭別，酒宴不停，對她流掉孩子的事也

只傷心了幾日，一日酒喝多了，言裡言外多少透露出她怎麼這麼不小心把孩子弄

沒了，要是能順利的誕生，這可是他們家的嫡長子。 

男人在外事多，能分給女人的精力本來就少，妻子一回兩回的哭泣可以說楚楚可

憐，但次數一多，耐性很快就被磨光，有那些空閒，自然就往善解人意、溫柔繾

綣的側妃屋裡去，哪裡想得到需要丈夫安慰的正妻？ 

這身子的原主活得沒滋沒味、意興闌珊，在和夫君一起就藩的途中，不知道被哪

隻黑手推出去挨了一刀，原本就沒什麼求生意志的人，如願以償地走了，卻叫蘊

月光鑽了空子。 

她這一傷，一行人便在雍州近郊尋了個宅子住下來。 

是的，穿越過來的虞夏書在多日後逐漸恢復神智，清醒的那會兒明白了她幾千萬



個不願意承認的事實，那就是她穿了，記憶裡對於原主的痛苦、悲傷、委屈和不

甘都感同身受。 

那感覺就好像蜂擁而來的浪潮，一波接著一波，幾乎要將她淹沒，也為原主不值，

她這一死，要是沒有自己的穿越，豈不是便宜了後院的兩個小蹄子？ 

人什麼都可以忍，可若被人欺到頭上還不知道要還手，抑鬱到死，這也算是奇葩

了！ 

對虞夏書來說，不只有兩個小老婆糟她的心，她還當了人家現成的後媽，這妥妥

就是個爛攤子，只是要把自己命運交到別人手中的感覺非常不好，所以從她變成

蘊月光開始，她前面的路就只有一條。 

王爺晁寂一到封地就遭伏擊，這是任何皇子都不能忍的事情，晁寂殺一儆百，他

用不到半個月的時間就滅了那群匪類，接著因為無事，便去監工尚未完善的親王

府。 

修改圖紙，監看造院工程，他忙得腳不沾地，負傷的王妃再也無人聞問，就好像

這世間沒了這個人似的，只有兩個忠心耿耿的貼身丫頭忙裡忙外。 

琉璃看著木著臉不動不說話的蘊月光，頓時慌了手腳，「王妃？您寬寬心，不要

嚇奴婢。」 

蘊月光反應過來，拍了拍琉璃的手，「怎麼就哭了？就妳說的那般，我的好日子

還在後頭呢，只要我不折騰自己，她們怎麼也越不過我去，我只要好好地過我自

己的日子就是了。」 

單靠一個男人的顧念能過得多好？日子怎樣過不是過，好不容易可以活一回，她

才不要像原主那樣放棄自己。 

她想在這宅子裡安身立命，就算沒了男人的寵愛又怎樣？她不僅會活下去，還要

活得好，活得瀟灑自在，反正一不求他寵愛，二不求他榮華，有什麼好活不下去

的？ 

這麼想著，蘊月光心裡那點憋屈就消失了許多，她深深吸了一口氣，「起來幫我

梳頭換衣服，爺要出門，我怎麼能不去送呢？」 

聽她這麼說，琉璃立馬有了力氣，一面答應，一面喊使喚丫頭打水進來，她又轉

身去拿衣裳、首飾。 

很快地，她替蘊月光打扮好了，她換了身木蘭青軟綢襖裙，鬢上斜斜插了一支蝴

蝶釵，因為病了好些日子，臉色有些蠟黃，氣色也不是很好，看著鏡子裡的自己，

不只沒精神還憔悴，便由著琉璃幫她點上口脂和胭脂，才顯出些紅潤來。 

隨即便扶著琉璃的手去了前廳。 

 

豬蹄子丈夫正準備好要出門，見蘊月光出來有些意外，「身子才好利索，怎麼就

出來了？吹了風，病情要是有個反覆就不好了。」 

他聲音涼薄，眉間慵懶，沒多大的熱情，陽光下，他穿著四爪蟒袍，臉上潔白如

玉，有著微微上挑的丹鳳眼，稜角分明的嘴，完美的臉龐令人別不開眼，瞇眼看

人時，那目光銳利得幾乎要割破人的面皮。 



他身姿挺拔、肩寬腰窄，背脊挺得筆直，通身氣度叫人心生膽寒，比晨間驟起的

日光還要亮眼，皇族天生的尊貴氣質和冷漠，毫不收斂地顯露在他的眉眼間。 

他看上去很嚴肅，並不是好相與的人。 

蘊月光出現的時候，趙蘭芝和湯氏都怔了一下，這幾乎已經消失的女人居然能出

來了？ 

兩人慢了一拍地向蘊月光行禮，蘊月光看也不看兩人一眼，向著就算端坐也風姿

卓越的晁寂行了福禮，「妾身給王爺請安，王爺千歲千千歲。」 

晁寂沒抬一下眼就免了她的禮。 

蘊月光沒敢多打量他，垂下了頭，回覆道：「已經無恙，謝爺掛念。」 

草草走了個過場，接下來相對無言，晁寂也不在乎，說完便出門去了。 

他一走，蘊月光沒逗留，眼角餘光若有似無地掠過湯氏。 

封建社會講究的是階級與等級，妻是正房原配，妾只是玩物，說得更難聽些，也

就是生子的工具，兩者之間的關係是不容僭越的。 

按規矩，湯氏這小妾沒有主母允許是不能擅自出來見晁寂的，她這是覷著主母不

能理事，大家又不在王府內的漏洞，仗著趙蘭芝的暗許，堂而皇之地出來見人。 

琉璃扶著蘊月光的手，兩人身後跟著粽子般長的丫鬟回了東院，一路上琉璃還說

著，「王妃您瞧，王爺還是惦記您的。」 

蘊月光不說話，她在現代待的時間長，見慣了一夫一妻，比男人還要強悍的女漢

子，甚至是同居，只要是你情我願，做什麼都可以。 

可她穿越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連剪個頭髮都不能隨意的年代，一妻多妾是常態，

她想毫髮無傷的離開這裡，恐怕不是那麼容易。 

透過原主記憶可知，大咸的皇權至高無上，延伸到皇子身上，正妻可廢、可冷置、

可身死，和離卻是不允許的事，因為皇家婚姻摻雜太多政治因素，通常是用來平

衡朝局或拉攏關係的砝碼。 

不過古代男尊女卑，男人要離婚，只要責備妻子犯了「七出」之過，不用什麼證

據，而且根本不需要對方同意。 

譬如孔子是嫌妻子口多言，孟子是嫌妻子坐姿不雅，曾子則是因為老婆沒把梨蒸

熟；曾子的學生吳起更過分，有一次他遞給老婆一條絲帶，讓她再織一條，妻子

精益求精，織了一條比原來更好的，卻因為沒有按照要求織得一模一樣就被休

了…… 

也就是說，離婚的掌控權還是落在男人的手上。 

這一想，方才好了不只一星半點的心情又沉到了谷底。 

這往後的日子還長著呢，難道她要這麼灰心喪志地過下去？ 

當然不了，雖然有了人身、換了活法，又病了那麼長的時間，她歷經艱難地活了

下來，當然要過得開心恣意，要是因為後院這點破事把自己困住，不值！ 

想通了，心情這下真的變好了。 

在病榻上纏綿了好幾個月，屋子裡充斥著一股揮之不去的藥味，她讓琉璃帶著丫

鬟把屋子整個打掃過一遍，開窗通風，又把院子裡盛開的盆景拿進來，把床帳、



被子、枕頭都換了，很快屋子就煥然一新。 

早膳是兩素兩葷的粥菜，碗是粉彩牡丹花鳥薄胎瓷的，只有一點點大，只用一碗

粥根本連墊胃都不夠，她連吃了兩碗，又進了些菜，才覺得飽了，所幸飯菜的分

量很足，她吃不完的都給了自己的兩個丫頭。 

時間還早，她也沒什麼要做的事，也就是說這一天都沒她什麼事，整個空下來了，

反正她還在病中，有這時間，還不如回去睡個回籠覺，養足精神才是。 

至於趙蘭芝說見她身子大好，要過來給她請安，她直接免了，不看不氣，一看一

肚子氣，她何必自找氣受？ 

她的屋子裡除了琉璃這個丫頭，玉璧也是蘊月光的陪嫁，躺在床上這些日子，見

她兩人貼身看顧，不眠不休，她是感動的。 

見蘊月光用了兩碗飯，琉璃一邊收拾一邊努著嘴道：「王妃的身子已然痊癒，那

些個沒眼色的還不知道要快快把管家權交回來。」一個兩個都是不省心的。 

蘊月光倒不這麼覺得，她抿著唇笑，「誰管家都不重要，只要能把事情辦好便是，

再說了，我累死累活地幹白工圖什麼？讓她們坐享其成？能享清福有什麼不好？」 

「話這麼說沒錯，當時讓趙側妃和湯姨娘管家，是因為王妃受了那麼重的傷，如

今身子已然痊癒，說什麼也不能越過您，您可才是親王府的主母。」 

「何必跟她們爭一時長短，她們不想過來交權，只要大規矩不出錯，就讓她們去

忙。」原主打理王府這麼久，豈是她們接手三兩天能輕易動搖的？ 

不過她嘴上雖然這麼說，卻也知道要不是她放權這麼久，那兩個妾室又哪敢在她

病重的時候處處使絆子，要人手沒人手，派來的都是歪瓜裂棗，要出個門子處處

刁難，甚至領個藥材，給的也都是次等的，這些看著都是小事，可如此層出不窮，

正是明晃晃的打壓和掣肘。 

玉璧見說不動她，也不好再多說什麼，只心想，要是藍瑛姑姑在就好了，她說的

話王妃是一定聽的。 

因為就藩的時間急，蘊月光在京裡的一些陪嫁產業來不及打理交接，因此藍瑛姑

姑便留在京裡，等把事情辦妥了就會立即跟上。 

 

 

蘊月光是個性格樂觀的人，有什麼問題暫時想不出解決的辦法，就不去想了。 

因為起得早，又剛吃完飯，當下便有些犯睏，這時候就看出這宅子的好處了，沒

有公婆要侍奉，她也不需要去應酬那些小妾，若說晁寂是老大，那她就是老二，

晁寂一不在，也就沒有誰能管得住她。 

算時間，現在也不過早上六點多，蘊月光消消食，又去更衣，便回床上睡回籠覺

了。 

等她再次醒過來，已經是喝下午茶的時間。 

她無聊得緊，便想把借住的府邸好好逛一逛，畢竟她借住到現在，唯一知道的也

就她躺的那張床的承塵。 

和兩個丫頭說說笑笑地把內庭走了個遍，畢竟是民宅，富貴是富貴，可說穿了就



是用金銀堆砌出來的俗氣，比不得皇子府半點的磅礡雅緻，逛沒多久便有些意興

闌珊。 

這時蘊月光摸摸肚子，睡過了午膳，沒吃上好像就渾身不對勁，於是她吩咐小丫

頭帶她去廚房。 

琉璃無奈地看著蘊月光，王妃自從甦醒後行事就有些不一樣，一個堂堂王妃到廚

房去，這是餓了吧？ 

「奴婢去廚房取些糕點給您墊墊肚子可好？」以前，王妃別說洗手做羹湯，就連

廚房那些髒汙的地方也從不踏足。 

「我想吃的妳們做不了。」 

王妃都這麼說了，兩個丫頭還敢多說什麼，也只能陪著去了。 

廚房裡的廚娘正忙著準備晚膳的食材，一個擇菜、清洗，一個切菜、肉，白案、

紅案分工清楚，還有個打雜燒火的丫頭，一共四個人，廚房角落的大筐還放著各

種蔬果，都是一些應季的東西。 

「見了王妃怎麼不行禮？」琉璃朝著其中一個嬸子吆喝了聲。 

幾個廚娘、打下手的，連忙放下手邊的事起身行禮。 

蘊月光笑道：「免禮。」她看這三間獨立的廚房，打理得還算整齊乾淨，又打量

廚娘，乾淨俐落，看上去都是勤快人。 

「妳就是廚娘，如何稱呼？」 

「回王妃，奴婢姓陳，府裡的人都叫我陳嫂。」 

「陳嫂，我來借妳的廚房做點小食。」 

「不敢，請王妃隨意用。」 

「早飯的粥菜做得很不錯。」 

「王妃吃得合口，是奴婢的榮幸。」 

廚房的三間屋子是打通的，工作間有四個大灶台，鍋碗瓢盆俱全，另外兩間搭了

三層的木櫃，櫃子上整整齊齊地擺著麵油鹽醬醋等瓶瓶罐罐，最後一間放著大量

的米、蕎麥、玉米這些糧食。 

廚娘沒想到蘊月光挽起袖子就要自己下廚，連忙勸阻道：「王妃，廚房裡油煙大，

還得動刀動火，您身子剛好，還是讓奴婢來吧。」 

蘊月光笑道：「沒事，我就嘴饞，想做點小食，不需要動大灶，妳在一旁打下手

吧。」 

廚娘瞧跟著王妃的兩個大丫鬟不曾阻止，便點點頭，按照蘊月光的吩咐去拿木薯

粉來，接著去幫著燒火。 

蘊月光想起現代無所不在的飲料店，決定做一杯珍珠奶茶來解解饞！ 

要煮珍珠奶茶得先做珍珠，木薯粉先用篩子細細篩過一遍，點火後，小灶上放上

砂鍋，倒入開水，加上黑糖，待黑糖完全融化成糖水後便起鍋，放入幾大杓的木

薯粉，充分攪拌成團，然後倒出麵團，揉成細長條切丁，再把小丁揉成圓型，放

入鍋中煮熟後，放涼。 

至於奶茶就更簡單了，先把茶葉做成茶包，用小火煮開，撈出茶包倒入牛奶，小



火煮沸就可以了。 

她本來還想烤兩樣餅乾來配珍珠奶茶的，可惜這裡沒有烤爐。 

最後想到角落籮筐裡的許多水果，思緒一轉，她將明膠隔水融化，把糖水加到明

膠中攪拌均勻，最後放入蜜桃、芒果、楊梅果丁，再通通倒進臨時的模具裡，再

把模具放入冰鑒，一個時辰後再拿出來切開。 

蘊月光數數人頭，一共分了七盤，放上銀叉子，珍珠奶茶也倒了七盅，放上碎冰

塊，招呼廚娘等四人都過來吃。 

她們幾個之前聞到奶香，又看到水果晶凍的晶瑩美麗，肚子裡渴求甜食的饞蟲都

被勾了出來，到底沒忍住，向蘊月光恭恭敬敬地行了禮道謝，這才端起茶盅吃了

起來。 

濃郁的奶香和茶香混合成一股醇香，好香又好聞，奶茶一入喉，那絲綢般的順滑，

如暖流般蔓延到四肢百骸，這是她們從來沒吃過的口感，簡直是天上才有的滋味。 

廚娘臉上露出了羞愧的顏色，她也是服了，這小食她聽都沒聽過，更遑論做出來

了，玢王妃的身分那麼尊貴，卻親自動手做羹湯，還讓她們這樣的下人跟著吃，

往後對於王妃膳食這一塊得更加用心才是！ 

蘊月光雙手托著自己的那份下午茶，她等不及帶回去院子享用，就拿到廚房外的

小石桌上吃，順邊吹吹風。 

哪裡知道她的小算盤卻被一把推開院門、大步流星走進來的晁寂給打碎了。 

他在外頭忙了半天，剛進府，梅雪林便把今日府裡發生的一切都和他說了一遍。 

晁寂並不是細緻的人，府裡有府規，凡事照著府規來辦就是了，在京城時，蘊月

光從未讓他為後院的事傷過腦筋，可甚少進廚房的她今日居然帶著人去了廚房，

晁寂聽到後的確是驚了一下。 

府裡多的是下人，想吃點什麼只要吩咐下去就好，況且貴族女子給丈夫做飯，多

是為了增添生活情趣，那也是在一旁指揮著下人做，哪有親自動手的，尤其他還

聽說自家下人也吃了。 

一個王妃這般行事，不知道的人還以為玢王府虐待她呢，這般想著，晁寂便直接

來到了廚房。 

梅雪林緊跟著晁寂，他在晁寂身邊多年，從自家主子眼角眉梢的細緻變化，就能

看出是在生氣了。 

晁寂看向正在給他行禮的下人們，卻不叫起，院子裡的氣氛陡然降到了冰點。 

蘊月光看到了晁寂冷若冰霜的眼神，心頭不解，這是怎麼了？她是殺人放火還是

偷盜擄人，用得著以這樣的眼光打量她嗎？ 

兩人距離得近，蘊月光一看便相當有自覺，認為是自己惹了這位爺不高興，可為

了哪一樁呀？現下這麼多人看著，她也不可能這時候跟他爭論，不如先轉移話題。 

「王爺，你渴了、熱了吧，我做了點小食，你可要嚐嚐？」 

晁寂盯著她，只見她烏黑澄淨的大眼裡滿是無聲的懇求，他才驚覺眼下還有一堆

人在面前，而本來想要開口訓斥她太過隨心行事，可一看見蘊月光因為重傷臥床

還十分單薄的身子，頓時覺得她那身子骨有些刺目，連忙移開視線，到嘴邊的話



也說不出口了。 

「妳跟我來！」他轉身就走。 

蘊月光無法，只能跟上。 

院子裡的人都看得出來王爺和王妃之間氣氛不對，所有的人都嚇壞了，連大氣都

不敢喘一下。 

主子們位高權重，冷下臉時，別說女子，就是連男子看了都打顫，聽說王妃和王

爺的感情平常就不怎麼著，這會兒不會是要回去處罰王妃了吧？ 

 

蘊月光跟著晁寂回到東院，梅雪林用袖口給晁寂撣了撣太師椅上看不見的灰塵，

然後接過琉璃一直捧在手裡的托盤，放在几案上，陪笑道：「王爺，這是王妃的

一片心意，要不您嚐嚐？」 

晁寂並不是重口腹之慾、講究吃喝的人，當年還在皇子府的時候也過過有一餐沒

一餐，吃的都是冷食的生活，對於甜食更是打心眼裡沒喜歡過。 

但現在看著漆盤裡的茶水……是茶水對吧，他似乎聞到一股甜膩濃郁的香氣，最

主要的是那兩塊交疊的晶果凍，透明的凍狀裡包裹著紅、黃、粉三種顏色的果肉，

看著就是一種享受，讓他有了久違的饞感。 

他坐了下來，接過梅雪林遞過來的銀叉，果然，Ｑ彈的果凍一入口，那富含彈性

的口感還有入口即化的清甜，讓他一口氣把兩塊晶果凍都給完食了，等他放下銀

叉，才知道自己竟然把這小孩子的吃食給吃光了。 

至於那茶水他也就嚐了一口，嫌棄地把滑進口中的珍珠嚼進肚子就沒再碰了。 

「這叫什麼？」晁寂不由自主問道。 

「珍珠奶茶和ＱＱ晶果凍。」蘊月光脆生生道。 

這是他沒聽過也沒吃過的東西，明明自己是要訓斥她的，可現在吃了人家的東西，

都說吃人嘴軟，一時間他竟有些開不了口。 

 


